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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满江红》 “中和”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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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  艺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摘  要： 电影《满江红》将中国儒家经典“中和”美学理念创新性地贯穿于影片中， 形成影片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影片

通过特别的叙事手法与表达方式展现出“中和”美学的三个特质： 通过角色的塑造与宋词的引用形成刚柔相济的美感体验； 通
过色彩的运用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形成和谐统一的审美愉悦； 通过音效的设计与剧情的发展体现出动静皆宜的美学艺术。以

上三个看似对立却又统一的元素， 在电影中得到了极致的调和， 从而深刻凸显出“中和”美学的韵味， 以及多元和合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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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lm Full River Red
ZHANG　Simiao， WANG　Y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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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lm Full River Red incorporates the Confucian “Zhonghe” aesthetic concept into its narrative， 
creating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Through special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modes of expression， the film displays 
three key traits of “Zhonghe” aesthetics： the balance of softness and strength through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references to Song Dynasty poetry； the crea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unified aesthetic pleasure through the use 
of color and character design； and the embodiment of a dynamic and static aesthetic through sound design and 
plot development.  These three seemingly opposing yet unified elements are harmoniously blended in the film， 
highlighting the charm of “Zhonghe” aesthetics and presenting a beauty of diversity and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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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美学是中国古代的美学理念， 最早起源于

先秦的“尚中” “尚和”观念， 与孔子的中庸思想相结

合， 形成一种富有辩证哲学的审美观。在儒家典籍中， 
《中庸》首次对“中和”进行了哲学性的探讨。从美学

角度看， “中”是一种自在未发的状态， 是天地万物之

本源； “和”是一种已发的合宜状态， 人性发于感情而

和于礼节法度。只有做到“适中”才能达到中正平和

的审美态度和天地阴阳二气平衡协调之美［1］578-579。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欣赏与创作中， “中和”美学被

艺术家们奉为重要的指导原则和艺术追求的理想境

界。同时， “中和”美学并非一成不变， 它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变化，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 研究中

国美学不但应当注重中国的诗文、 绘画、 戏剧、 音乐、 
书法、 建筑的理论著作， 而且应当探求在这些艺术作

品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2］378。故在观赏一个中国作品

时， 更应把目光投向其背后深远内蕴。电影艺术作为

一种现代艺术形式， 与“中和”美学的交融可以为我们

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电影《满江红》正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 它将中国的传统审美融入故事叙述中， 通过

大国情怀、 古典诗学、 非遗音乐与中国美学的融会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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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为观众呈现出一部独具特色的新中式电影。

电影《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 沈腾等主演的一

部用诙谐与权谋包装的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影片讲

述的是宋朝名将岳飞故去四年后， 奸臣宰相秦桧率领

禁军在宋、 金两朝边境与金国使者进行会谈前夜， 金
国使者在驻地被杀且所携密信失踪， 效用兵张大和亲

兵营副统领孙均在机缘巧合下卷入这场巨大的阴谋

之中， 而后舞姬瑶琴、 马夫刘喜、 更夫丁三旺等人也

陷入其中。整部电影在一个大院展开， 处处显现出“中

和”美学余韵， 体现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

1　刚柔相济的美感体验

在电影《满江红》中， “中和”美学的体现尤为突

出。首先， 在角色塑造上， 影片成功地呈现刚柔相

济的美感体验。例如， 舞姬瑶琴这一角色既保留女

性的阴柔之美， 又内含男性的阳刚之美。这种阴阳

相合、 刚柔相济的角色塑造方式， 不仅打破传统性

别角色的固有认知， 还与当今社会两性角色逐渐平

等的趋势相呼应。  此外， 在影片中出现的两首宋

词——《满江红》和《一剪梅·舟过吴江》， 也充分展

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特点。这两首词分别代表豪

放和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在影片中却和谐共

存， 相互映衬。这种融合不同风格的手法， 不仅丰

富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 且进一步体现了“中和”美

学的平衡法则。综上所述， “中和”美学与电影艺术

的交融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艺术体验。电

影《满江红》通过刚柔相济的角色塑造和多元风格

的融合， 成功将“中和”美学融入现代电影艺术中，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美感体验。

影片中， 舞姬瑶琴出场即令人耳目一新， 其与生

俱来的清冷感与妩媚感， 与《金陵十三钗》当中的玉墨

不二， 同是出身于风尘， 却浑然未被风尘气浸染， 浑
身充斥着一股狠劲， 心怀民族大义。柔性文化并非无

根之木或无源之水［3］， 不止瑶琴， 近年来影视作品与

日俱增地出现舞女为家国大义牺牲的片段。在中国

历史上， 有诸多源于宗教崇拜的女性， 为大义自我牺

牲， 如战国时期《高唐神女赋》记载高媒女神通过行云

雨之事， 与天神沟通， 从而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虽

女性常作为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 在战争中悲惨牺牲

占多数， 但在家国大义面前， 仍有类于瑶琴之女性奋

勇当先， 弱化我国“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思想， 将
“大家”置于首位， 抛“小家”于脑后。

影片所处时代， 男权主宰社会与家庭的现象尤为

普遍。影片打破这一传统， 令女性亦在封建禁锢下实

现自我价值。在《周易》的八卦当中， 由远古的生殖器

崇拜将阳爻“一”视为男性生殖器， 阴爻“二”视为女性

生殖器， 故在阴阳学说角度， 乾卦代表男性， 坤卦代

表女性， 以“阳刚阴柔”作为男女特质， 故又逐渐衍生

出了男女、 刚柔、 天地、 阴阳这一系列的对应关系。

影片中， 从传统“男女”与“刚柔”之相对演变成男子亦

有柔情、 女子亦存刚毅。影片既展现男子柔情一面， 
如张大对瑶琴之爱情、 刘喜对桃丫头之亲情， 亦做到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铁汉柔情； 又同时展现女子刚毅

一面， 舞姬瑶琴作为影片中特殊女性角色， 其在保留

女性妩媚之特点之余， 不做“隔江犹唱后庭花”［4］53之

流， 亦为智勇双全、 有情有义、 刚强果敢的形象， 这
些在封建社会属男子所特有。故在角色的塑造上， 瑶
琴这一角色既保留女性的阴柔之美， 又内含男性的阳

刚之美， 阴阳相合， 两种性别形态既对立又统一， 相
互交融， 则合“和”， 孤阳不生， 孤阴不长［5］58， 阴阳相

生， 阴阳互含，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6］144， 即
为“中和”美学之平衡法则。当代女性社会地位不断

提高， 张艺谋导演在审思我国封建礼教与社会主义传

统价值观的同时， 塑造与传统电影相异的女性伦理观， 
其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不再为男性角色之附属品， 突出

女性角色坚韧不拔、 富含家国大义的阳刚形象， 对女

性的生存现状进行审视。其电影中女性角色虽都具

有反叛、 抗争的精神特点， 但依旧具备中华传统文化

所推崇的温婉、 贤淑、 质朴、 善良的女性传统美德， 
除了能看到角色自身的伟大， 亦能看到其对当前世事

的不同理解， 将女性外显的阴柔与骨子里的坚韧相互

融合， 从而塑造各式各样刚柔兼济的“谋女郎”。

“刚柔相济”这一手法不仅运用于角色塑造之上， 
影片更是巧妙地运用此手法对应用于影片中的中国

古诗词进行了情感与内蕴之“中和”。中国古典诗词

从唐、 宋以来， 即分豪放、 婉约两大派， 亦属于“刚”

与“柔”两种内蕴。影片中岳飞的《满江红》与蒋捷的

《一剪梅·舟过吴江》两首宋词重复出现， 两首宋词派

别形成极致对抗， 多方面呈现刚柔相济的“中和”之韵。

《满江红》诗词内核蕴含华夏气势之美， “仰天长

啸， 壮怀激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驾长

车， 踏破贺兰山缺”［7］3-4 等词句皆属豪放派代表诗词， 
豪放派诗词注重气势之美， 令品读者体味到大气、 奔
放、 豪迈的中国诗词美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

“文以气为主”［8］130 作为文学美学命题， 在中国古代大

家诗词的评判标准中， “气势” “气韵”为首当其冲的

重中之重。中国传统美学当中， 把气势归为给读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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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第一感觉， 令文字作品与心灵上相互碰撞形成

强烈冲击， 即中国古诗词所独有的气势美。品读岳飞

遗作《满江红》， 首先即产生一种气冲霄汉、 大气磅礴

的震撼力， 令品读者亦获畅快淋漓、 荡气回肠之感， 
结合彼时历史背景， 迸发出一种傲睨一世、 金兵必驱

的信念感， 从而引发“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的集体共鸣， 亦表达了君子刚强勇毅之态。

影片中， 《满江红》一词是作为岳飞遗言所出， 在
以张大为首的一干人等进行做局， 令假秦桧进行声诉， 
并进行整个亲兵营的全军复诵， 重长镜头， 轻剪辑， 
这是中国电影独有的单镜头——蒙太奇美学。全军

复诵《满江红》时， 运用长镜头， 将传诵士兵以及复诵

士兵， 在符合次序性时空的基础上， 进行人物形象的

建构。在这个镜头下， 运用《满江红》进行中国式渲染， 
加强电影艺术效果的感染力， 传达出通体的艺术感， 
用这一渲染引出藏于本片的内核“精忠报国”的岳家

军精神， 展现出宋词赋予影片之“刚”。

岳飞遗作《满江红》给予影片豪放派词人的大

气磅礴与刚强勇毅， 影片中另一层出迭现的宋词

《一剪梅·舟过吴江》则用婉约派之手法， 以《樱桃

曲》的形式出现， 其柔韧之感给予影片中国古诗词

柔婉清丽的意境之美。与西方美学不同， 中国美学

则极少张扬， 更多地呈现内敛而含蓄所释放出来的

适度的美。  《一剪梅·舟过吴江》含蓄内敛地表达作

者在乘船漂泊在途中倦懒思归的思想感情， 尤其下

阙运用白描手法， 描述作者归家“洗客袍” “笙调” 
“香烧”的情形， 呈现对过去故园的留恋之情。

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樱桃曲》是张大假意劝瑶

琴与何立等人进行配合， 进而与瑶琴相认， 向观影

者展示其隐匿身份； 随后出现是瑶琴与何立进行搏

杀两败俱伤后， 张大与瑶琴两眼相望依依不舍， 通
过意象化的中国美学表现手法， 将此曲吟唱而出。

中国美学的艺术表现方式往往在原始审美与原始

具象化内容上自然延伸与发展， 从词中的“归家洗

客袍”延伸表现出张大与瑶琴二人对安稳、 幸福的

小家生活之向往， 以此对比突出张大与瑶琴二人

“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与中国浪漫。

影片中《一剪梅·舟过吴江》作为《樱桃曲》的唱词， 
以吟唱方式呈现， 有效迎合了中国传统诗词的词曲结

合模式。我国传统古诗词原本就兼而有之囊括读和

唱， 通常采用倚声填词的手段， 即先有曲后有词， 且
在调式变化、 歌曲结构、 音韵结合有精严规制。在倚

声填词过程中， 平仄与押韵相辅而行， 将诗词的节奏

与韵律感益发强化， 押韵使诗词尾声相似， 音与韵相

互交融， 即产生一种和合之美， 令读者“观其会通”［9］150， 
通过观察诗与韵律的整体联系， 通晓内心对该诗词的

感受， 这种整体和合同《庄子·天下篇》所言“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也”［10］52 共同肯定天地万物为一个整体， 而
诗与韵亦为一个整体， 二者和合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

“中和”之美。

宋词中豪放词与婉约词同时在影片中多处重复

出现， 虽属两大词派， 但在影片中却对举而和同， 将
相反之派相对而言， 宽猛相济， 构造相成之艺术效果。

影片中刚柔并济不止体现在词与词之间， 更是表现在

一首词自身内部与影片之“济”， 是刚柔相推的过程， 
亦是对立面相互感召的过程， 如表  1 所示。

《周易》崇尚刚柔并济， 其中大过卦便是典型例

证， 其补救之法在于上下两阴取刚以济柔， 中间四

阴取柔以济刚， 以此达成刚柔并济、 力求平衡的态

势。若单纯以刚对刚、 以柔应柔， 则影片的表现力

表  1　影片中宋词刚柔相济的表现

宋词名称

《一剪梅·舟过

吴江》（影片作

《樱桃曲》

《满江红》

出现第次

第一次出现

《樱桃曲》

第二次出现

《樱桃曲》

第三次出现

《樱桃曲》

第二次出现

《满江红》

故事情节

瑶琴与张大相认， 互诉衷肠， 表明

瑶琴对金人的仇恨与想替张大去

达到他们共同的目的决心

瑶琴被押送至秦桧楼前， 秦桧令

其上楼背密信， 此时瑶琴已抱有

鱼死网破之决心

瑶琴在于何立博弈后， 杀死何立， 
自己亦因此牺牲

全军复诵之后， 桃丫头耳濡目染

学会， 边玩边背出《满江红》

单首词之刚柔并济

用富有小家之情的柔性诗词曲调， 与影片当

下表达的家国情怀相“济”， 中和“刚”与“柔”

使影片表达恰到好处

以《樱桃曲》这一他们所向往之“乐景”与当

下之“哀情”相互中和， 加以小家之情之“柔”

和与准备为大义牺牲之“刚”强加以相济， 使
情节做到“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瑶琴英勇就义， 展现其爱国之情中内含的刚

强勇毅， 此处运用婉约派诗词谱成的背景音

乐， 将“柔情”与“刚毅”相济， 以阴柔之婉约

激发观众亢奋之情绪

《满江红》是一首壮气豪情之诗篇， 最后由桃

丫头这一孩童的“柔”之形象诵读， 体现了

“岳家军”精神的传承， 不仅能挑起观众热情

高涨之情绪， 亦能安抚观众的心灵

词与词之刚柔并济

两首词在影片中呈现出

不同的主体风格， 《樱桃

曲》所带来的悲壮柔情

即将发之于外时， 通过

《满江红》全军复诵激昂

情绪发而皆中节， 令观

影者情绪节制， 保持一

定的“度”， 从而达到

“和”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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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打折扣。影片中， 角色与宋词刚柔强烈对比与

反复呈现不仅提升影片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效果， 更
通过角色内在与外在， 词与词之间的和谐运用， 由
外部抽象转为内在感知的提升， 展现“刚柔相济”的

美学原则， 同时调节观众的情绪， 带来“中和”美学

的审美态度与阴阳平衡之美的美感体验。

2　和谐统一的审美愉悦

影片在色彩与人物的塑造上用大小相归之手

法体现了“中和”之美。在色彩运用上， 影片以宰相

驻地为背景， 所有故事均在这个封闭的院落中展

开。色彩基调以灰、 白、 黑为主， 营造出一种阴霾

笼罩的氛围。然而， 影片中的红色元素， 由最初桃

丫头手中的几颗樱桃、 瑶琴头上的花， 过渡到长枪

上的红影， 最后扩展到“满江红”， 这一由点及面、 
由小及大的色彩扩展， 不仅为影片增添生机， 也与

主色调形成鲜明的视觉张力， 从而减少影片的压抑

感， 反增添些许温情。

色彩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艺术表达元素之一。

在色彩心理学中， 红色调充满活力且令人兴奋， 红
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正面的象征意义， 代
表热忱、 奋进和团结， 属强烈、 艳丽的色彩， 容易

抓住人们的视觉重心且拥有视觉扩张之效。影片

中的“红”， 亦为影片发展脉络视觉外显方式， 瑶琴

头上的花在刚出场时是红色的， 作为其不畏牺牲的

热忱之心的外显色； 其身份暴露之后， 花则变成枯

色， 预示瑶琴这一角色生命从鲜活到枯萎的走向， 
从“红花”到“绿衣”像似瑶琴、 张大二人定情之曲所

吟“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即大自然的更迭在下一

年仍能复现， 而前仆后继牺牲的义士却无法再次重

生。瑶琴身上这一抹“红”亦是满江红之“红”， 强化

中国红在国人心中之精神属性。

影片与绘画作品一样， 皆为具有整体性、 统一

性的艺术品， 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绘画艺术的色彩

是静止的， 而电影色彩始终随着银幕时序并置， 在
流动中被感知。影片的大环境是宰相驻地这一封

闭院落， 装潢以青灰冷色调贯穿全片， 这一色调易

给人带来沉闷无力、 欲望减退之感， 属静止之色

彩， 灰蒙蒙的天与场景共同作用下烘托出压抑气

氛。而一抹流动的“红”在这个环境氛围下“中和”

压抑气氛， 亦传递连绵不绝的忠义之士的无限生命

力与其不畏生死的刚毅之气。以小及大的美学表

现在于无需语言符号等载体， 以高度浓缩的结构形

式表现深远内蕴， 以此调动品鉴者的无尽想象， 引
而不发， 制造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从而表现象外

之旨。

人物塑造方面， 在诸多爱国主义的影视剧中， 呈
现大人物心中的民族大义者居多，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众多小人物亦为国家、 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
历史并不只是几个英雄人物， 更多的是小人物构成

的［11］， 这些小人物放在宏观中属于时代洪流下不可胜

数的微小意象。影片则以微小意象出发， 从这些微小

意象的小人物放射出藏在意象之下的爱国情怀与民

族大义， 最终归于每一个爱国志士的精神， 继而呈现

出由点及面、 由面回归点的和谐统一。

微小意识的放射亦是以小见大的思想。在人

物塑造上， 影片从小人物出发， 通过他们的小故事

牵扯出大情怀， 凸显出小人物心中的民族大义。这

种“以小见大”的美学思想与我国传统的审美思想

相契合， 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和鲜活。

通过小人物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无限的故事和辽

阔的境界， 实现“至大无外， 至小无内”［12］371。

影片利用“以小见大”的美学思想， 塑造小人物

的大义形象， 从而实现人物塑造的大小相归。历史

书上记载的故事多属于大人物， 罕有历史书记载小

人物的故事， 故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则给予当下无穷

的想象与创作空间。  “张大”这一名字如历史中所

有不被世人所记住的无名之辈一般， 在历史的长河

中有不计其数的无名之辈秉承着“苟利国家生死

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13］8 的精神， 而导演则创作出

“张大”这一角色， 代表那些从无名之辈当中流露出

来的爱国大义与家国情怀， 虽为蝼蚁， 却胆敢挑战

权威， 小中见大地刻画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民族精

神与爱国情怀， 导演把传承岳家军“精忠报国”这一

精神谱系， 大事化小， 浓缩在一个院子和几个不被

世人所记住的小人物身上， 同时放射出实时宋朝普

遍民众对抗金必胜之决心， 也呈现当时宋朝没落的

根本原因， 小人物的故事虽小， 但其寓意重大， 含
义深远， 因小人物将自身的热血投入历史的长河， 
才有这奔腾不息的满江红。影片中这些微小人物

所放射的情怀与挣扎， 实际上亦能回归至每一个现

实存在的爱国志士， 他们亦在时代更迭中属于微小

人物， 由影片中的微小人物意识放射， 最后回归至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微小人物。

影片在青灰色基调的大背景下， 通过一抹“红”

色的小点缀， 传递出中国红的象征精神以及小人物

的大国情怀之大小相归， 强化国人心中精神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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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 提升影片的精神属性与文化内涵。同时， 
二者大小相归， “中和”从自在未发之状态转为已发

合宜之状态， 对影片整体氛围进行了“度”的把控， 
增加影片整体艺术表现力， 给予观影者和谐统一的

审美愉悦。

3　动静皆宜的美学艺术

《易 经·系 辞》有 言 ： “ 动 静 有 常 ， 刚 柔 断

矣。”［14］74“刚柔”藏在变化当中， 生而“动静”之象， 
《易经·系辞》通过“刚柔”确立了“动静”之道。在音

效处理上， 影片巧妙地运用动静结合的原则。通过

豫剧与现代元素的交融， 给影片整体灰暗静谧的色

调增添别样的动态配乐。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不

仅呈现和合之美， 更让观影者享受视听盛宴。同

时， 通过引用豫剧典故的“写意”来达到电影中故事

情节“叙事”所呈现的思想感情， 这种方式比单纯的

辞藻堆砌更能引发观影者的共鸣， 如表  2 所示。

影片中， 豫剧选段配乐与人物在巷子中的穿梭

紧密结合， 不仅衔接前后故事情节， 更通过音画的

对立统一， 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当画面静默， 
仅有配乐响起， 这种动与静的对比， 既突出配乐的

韵律感， 也深化画面的意境。这种动态配乐与静态

画面的相互映衬， 与周敦颐的太极动静观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

立焉。”［15］5 太极的动静转化， 正如影片中的配乐与

画面， 一动一静， 互为其根， 共同构建影片的和谐

之美。影片巧妙地将豫剧元素融入配乐， 与剧情发

展相得益彰， 不仅提升影片的艺术价值， 也为电影

配乐创作开辟新思路。这种动态配乐与静态画面

的结合手法， 恰到好处地中和配乐的夸张与背景的

压抑， 使得影片在内容、 形式和音乐上达到和谐统

一， 充分体现“中和”美学的特征。

在剧情设计上， 导演将《满江红》视为一个困局中

人的挣扎与反抗。小人物在困局中的反转与挣扎， 紧
紧围绕着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展开。这种设定与《易经》

中关于万物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 即万物都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 而定数与变数相互交织， 共同推动着事物

的发展。影片中角色反转皆合情合理， 与他们的人性

紧密相连。小人物的反转也是他们内心挣扎的体现， 
如“忠”与“奸” “爱国”与“叛国”的矛盾冲突。每个人

都试图逃离这个局， 但却愈发深陷其中。这种定数与

变数的交织源于他们的本性。

影片中， 秦桧虽下达格杀勿论的命令， 但却派

遣孙均和张大去查明真相， 这种玩弄二人的手段使

得剧情更加扣人心弦。而张大、 瑶琴等小人物则向

死而生， 与秦桧等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算计与反

算计。张大在影片开头贪生怕死的形象与后来的

岳家军身份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反差使得他的身份

反转更加引人入胜。孙均虽然身为秦桧的亲兵营

副统领， 但骨子里的家国大义使得他的反转更加合

情合理。这些变数与定数的交织与挣扎不仅展现

出小人物的人性光辉， 也凸显出影片中恒定民族大

义的主题。影片中变数虽然带来希望破碎的悲痛

欲绝， 但大局为定数， 最终结局是美好的。恶人的

傲慢与自大导致他们作茧自缚， 而为国为民的信念

使得无名之辈团结起来， 共同传承岳家军精神。这

种动与静的转化、 变与定的交织构成了影片的叙事

核心， 使得影片在展现人性挣扎的同时， 亦传达恒

表  2　《满江红》的配乐与用典

配乐名

《花火》

《一别》

来源出处

《下陈州》

《穆桂英挂帅》

歌词

一保官王恩师延龄丞相， 二保官

南清宫八主贤王。三保官扫殿侯

呼延上将， 四保官杨招讨干国忠

良。五保官曹太师皇亲国丈， 六
保官寇天官理政有方。七保官范

尚书人人敬仰， 八保官吕蒙正执

掌朝纲。九保官吕夷简左班丞

相， 十保官文彦博燮理阴阳

辕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 天波

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 头戴金冠

压双鬓， 帅字旗， 飘如云， 我五

十三岁勇冠三军。

剧中情节

刘喜与张大相约， 以花火为信号， 
但刘喜不慎被抓， 而后何立燃放烟

花勾引张大上钩， 与《打銮驾》剧目

中马妃借半副銮驾想引包拯闯銮驾

而陷害他获罪的情节相对应， 但最

后都是邪不胜正， 均未得逞。

把瑶琴比作挂帅的穆桂英， 头戴红

花， 与巾帼穆桂英“头戴金冠压双

鬓”一般， 已经抱着无畏生死的决

心， 面对即将发生的灾难， 也已经

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心理准备。

对应用典

陈州连旱三载， 朝廷派马妃之兄用

国库里的银两前往陈州救济灾民， 
然而他却中饱私囊， 克扣皇粮， 百
姓苦不堪言。通过“十家朝官”倾

力保荐， 举荐包拯去彻查此事， 马
妃害怕包拯铁面无私重判兄长， 特
意借了半副銮驾， 想让包拯因闯銮

驾获罪， 无法插手其兄长的案子。

佘太君带着全家转回原郡数载， 但
依旧心系家国， 派杨文广、 杨金花

赴京查探， 恰巧遇上安王造反， 宋
王在校场进行选帅， 杨文广和杨金

花刀劈王伦于马下， 夺得帅印， 宋
王得知他们是杨门之后， 遂封女将

军穆桂英挂帅出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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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变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发展到极了， 就有变化。是两个对立面的相互

转化。”［16］58 “变数”发展至极点亦能成为“定数”， 而“定

数”发展至极点亦能成为“变数”。 “变数”即影片事物

发展之“动”， “定数”即影片事物发展之“静”。 “万物

并作， 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归根曰

静， 静曰复命。”［17］34 在影片叙事中， 事物万事皆是变

化的， 但最终都会归根于“静”， 影片中种种变数最后

亦走向不变的定数， 变数是暂时的， 定数即影片故事

的最终走向和根本， 动从静中来， 变从定中来， 互为

其根， 中和归于无极。

影片以剧情为主体， 衍生出剧情自我内在的动

静结合以及其与配乐相融的动静结合， 呈现出动静

皆宜的美学艺术， 将剧情本体与剧情和配乐提升影

片整体艺术价值， 适中调和， 在内容、 形式与音乐

三方面适中和谐， 呈现“中和”美学之特征。亦为电

影配乐及剧本撰写提供新思路。

4　结　语

电影《满江红》深刻地展现了“中和”之美的精髓， 
即通过适度与调和达到和谐。本文从 “刚柔相济的美

感体验” “和谐统一的审美愉悦”以及“动静皆宜的美

学艺术”三大层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揭示影片中多

元化的和合美学。然而， 美中仍有不足。在影片宣传

初期， 其主打“喜剧+悬疑”的组合策略， 意图通过喜

剧元素来平衡影片中的紧张悬疑氛围。虽然这种策

略为影片增加市场吸引力， 但从“中和”美学的视角来

看， 喜剧元素的相对匮乏使得其未能与悬疑元素形成

有效的均衡， 这无疑是影片在追求“中和”之美上的一

大遗憾。 “中和”美学作为中国传统审美思维的核心， 
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研究和借

鉴这一美学思想， 可以为电影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

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在当前艺术创作中出现民族

性缺失、 过度崇洋的现象下， 我们更应当重视本土哲

学美学思想的价值。西方哲学强调直观性和科学实

验的基础， 而中国哲学则更侧重于“顿悟”与意境的营

造， 体现了深厚的哲理性。鉴于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 
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应当立足本土哲学美学， 同时

吸收西方哲学的优点， 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 从而推

动中国电影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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